
童雁汝南庖丁解牛个展研讨会 文字版（部分）

时间：2013年11月2日 上午

地点：北京今日美术馆

主持人：王林

发言人（拼音序）：陈孝信、丁宁、范迪安、顾振清、黄笃、贾方舟、童雁汝南、王林、杨

卫、殷双喜、张晴、章仁缘。

丁宁：其实还是要谈两个问题，童雁汝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今天的主题大概是

这个样子，我以前在浙美的时候正好有机会教过他，他是 1996 年入学的，70 后的新生代的

画家，他姐姐也是画画的，他姐姐取的名字是单名，他起的名字我没弄清楚，为什么叫童雁

汝南四个字，所有教的同学里面，大概很多同学就忘记了，能记住他的就是他的名字，因为

那个名字，很独特。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

童雁汝南：爷爷取的，他也没说明白。

丁宁：我想第一个印象，童雁汝南是在他这些同年龄当中画家里面，我觉得是已经开始

有一种个人面貌的这么一个画家，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一个进行时态，他还很年轻，所

以他将来的发展我想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想浙江美院油画系出来的人，

比如像童雁汝南这样的已经鲜明起来的个人面貌，确实是，张老师可能更有发言权，我觉得

有时候学院派的训练里头，可能有一个基本的现象，大家画的东西，拉开距离很难，尤其是

到现在为止，整个训练的系统，还是经常强调造型，写实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个阶段过去

之后，接下来的阶段就是要自己有所超越，我觉得童雁汝南在这块做得非常好，而且他选取

肖像的这么一种方式，我觉得是有讲究的，我想所有人的一个人的个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

应该是集中在脸部，脸部反映的东西是最集中的，我就知道很多的职业，比如说公安局要到

一个作案的现场，公交汽车场，他的水平就在于，他一眼瞟过去，有几个潜在的扒手，他看

得出来。你会发现脸的信息，脸的表情其实是真的非常有意思，他去关注这么一个很特别的

人的部分，其实是进入一个很大的探索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探索的东西非常多。至于说，

谈到他艺术上跟谁比较接，我觉得和这个时代的画家的具体的谱系有关系，今天尤其文革以

后出生的这代画家，其实是生逢其时，他们也批画家，比以往的画家得到了非常优越的条件，

他们有机会看到比前一辈画家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碰到国画系的林海松，他就说我看到的

画评比潘天寿他们那时候看的多，他出国看各式各样的，所以这个条件在童雁汝南身上也是

非常典型的一件事情，他最近几次比较集中地去看，是到埃及去，埃及就有最古老的肖像画，



他的画我觉得是非常多样化的，就是有学院训练时候得到的东西，有通过自己的学习得到的，

还有一些就是有计划地出访参展，参加活动，还有一些美协的海外研究工程。我想他们这批

画家，在这么一个广阔的这么一个可能的资源当中中，去汲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是这代画家

的幸运。

但是同时也带来一种挑战，你看得越多，有时候就会有一种焦虑，似乎所有的可能性几

乎已经穷尽，而且穷尽到特别精彩的地步。我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家，有时候经常准备去哪里，

做什么，这些东西就变成一种困惑，如果画家没有这种困惑，甚至没有这种焦虑的话，某种

意义上来说是艺术家的无能，他无知为畏，觉得我是最行的，我是可以做从未做过的事情。

这个状态，我想在 70 后的画家上，这种焦虑就变成比较明显。这个明显我觉得是好事，我

在这样丰富的资源情景当中，我怎么走自己的道路。我想童雁汝南的画家，如果把他归类的

话我想有两种画家，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种是特别善变，一直在变，到百年还在变。这种画家，我觉得是天才型的，他特别有

智慧，比如说像毕加索，出第二个毕加索很困难，因为他变得实在太有智慧了。还有一种画

家是不变，不变他到了一种无法自控的地步，我举个例子，莱茵哈特，大家都认为他笨，怎

么只用一种颜色，黑上面就去画黑，但是最后看了以后，所有的人都说多么精彩的笨，笨也

是能到非常精彩的地步，而且赖因哈特在美术史上有占有一席之地，类似这样的画家，他把

作画的方式和艺术的方式，第一是跟自己过不去似的，别人不希望这么做，但我就一直这么

做，而且欲罢不能我就一直这么画，最后就发现这样的画家会做出一些让你非常吃惊的，不

是说童雁汝南是要学赖因哈特的路子走下去，我是说他的坚持，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各

式各样的可能性，有时候你是抵挡不住一些诱惑的时候，来做一件充满献身精神的执著，我

觉得这样的画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说到他的画的方式，我倒是比较认同许先生谈到的一点，他是有一种自己的观察方式，

肖像画其实呢，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走向两种类型，看西方的肖像画里面，已经有美术

史的学者做过一种概括，就是一般的情况下，画的人会摆一个姿态，这个姿态经常会体现出

两种特点，一种就是戏剧性的，就是我设想自己是站在一个舞台的位置上，我的造型是给别

人看的，我的外形是别人所关心的，这是一种戏剧性。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专著型，根本不

顾谁怎么看，就是沉浸在我的某一个状态里面，我这个状态是我很自信的时候，非常自在的

时候。这是两种肖像画里面的，我觉得是基本状态。但是童雁汝南的观察方式里面还有一点

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有时候看画的对象，是看不到戏剧性，不是故意要摆一个姿势，很

自在坐在那里，平时大概也这么做，表情也是这个样子，没有说你要画我，我摆一个姿势做



个表情给你看。所以他没有戏剧性，但是他有一个专著性，好象让你感觉到这个人沉浸在自

己的内心世界里面，所以有时候介乎戏剧性在专著性过渡的状态之间，在两者之间，这种方

式有点像中国的肖像画里面的东西，因为中国的肖像画里面很少有特别戏剧性的，哪怕是给

帝王画肖像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特别专著性的，非常内向的，最后走到表现主义的那种

味道。

我觉得这种中间的状态跟传统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正好斯坦福的文以成教授他写的早年

的 70 年代的一个著作，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的肖像画这本书，已经脱版了，但是最近一个上

海的译者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马上在北大的出版社出版，也许会看到国外学者对中国肖像

画的梳理。其实我们大家去看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启发，中国的肖像画，一般情况把它归

到非写实的，觉得中国没肖像画，其实这个传统有它的来龙去脉，有非常独特的体系。

我想童雁汝南通过在这方面做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和学习我想可以得益很多，我一直在想

的问题，在肖像画领域里面，举个例子，当代最著名的，或者说他的先锋性最有意义的，跟

他年龄也相仿的，我就想到 1998 年的特纳大奖的获得者叫做克瑞斯·奥菲。那个画家现在

都已经不住在英国了，他是英国的画家，他住在一个南美的海岛，就是一直做自己的画。他

画的东西我在今年夏天在特纳，特纳把一张他在九八年获奖的一幅画，就是《女性不要哭泣》。

他的画特别有争议，大家认为他的画太不严肃了，为什么，把大象的粪往里面堆，实际上

不是，他的大象粪便处理得非常非常小心，比如他的画是没有画框的，他的画在大象粪便的

两个方块，方块外面是用了上光漆，漆成特别漂亮的东西。画面要用到的时候，就作为颜料

的运用，其实没有让你想到这是粪便。但是他 1998 年获奖的作品我就想肖像画突破的可能

性，我觉得这个作品之所以会到作为一个经典的作品放在特纳那里，我觉得是有原因的，他

在这里面有非常强的文化认同性，他所有用的装饰，比如用蜘蛛、用项链、用水晶，这些东

西摆在一起，你看它是一个非洲裔就是一个黑人出身的画家的东西，同时他画的女性像也是

非常典型的非洲的，嘴唇特别厚，肤色很深，里边用了特别小的技巧我觉得非常精彩，也是

让很多人感动的，他的肖像画里面，女性泪珠在非常小非常小的泪珠里面，他嵌了一张照片，

就是罗伦斯的照片，罗伦斯就是一个青少年，在 1993 年的时候，被白人青年在曼彻斯特等

汽车的时候被杀掉了，引起全世界的轰动。然后他的母亲在法庭上就说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

的事情，她说我这个儿子是死了，但是我希望他被纪念的时候，大家要想到他是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有非常非常长远的未来的年轻人。希望大家记住是这么一个有未来的人，结果很无辜

地被白人杀了。这个照片的肖像放到他母亲的泪滴里面，大家细细去看的时候，看到是一张

非常非常英俊，充满朝气和整个悲伤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那张照片，如果你知道整个细节



和背景的话，他本身画画非常具有装饰性，而且是多种材料，什么丙烯啊，油画啊，拼接啊

什么都用上，最后就发现艺术的这个时候是，这位画家找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突破，他永远

不走西方画的路子，他是按非洲的传统来。他表现的题材又是当代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题材，

我就想如果肖像画真的要成为一个能够留存下来的一个视觉的重要文献的话，大概两种方

式。一种是你就永远这么画，像童雁汝南继续画，画到一定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人类学的视觉

文本，你年轻时候画画到比较老的时候，你只要不改变便会成为一个系列，而且这个系列会

打破人们对肖像画关注一个非常特别的无意识的限定，我看画是一幅一幅看的，你能把群像

展示在一起的话，大概就不是这么一个系列，第二种方式我觉得像克瑞斯·奥菲那种思考，

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社会内容的一种融合，而且融合得非常巧妙。我想尤其在今天这个语境

里头，中国油画的艺术家，不光要思考我的个人面貌，个人面貌是不是能够放到一个全球化

的语境里面，去形成一个新的一种增长点。我觉得也是 70 后的艺术家，可能需要认真地去

想的问题，因为 70 后的时代本身就充满了太多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你的画面里面通

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画，因为肖像画说到底

对的是具体的社会个体，你对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想象的对象，而是一个社会的个体，这个社

会个体，当它组成个群体，或者单独成为一个表现对象的时候，它的意义会在多大程度上变

成一个我们必须看的对象，我们看以后会觉得有震撼力的对象，这个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思考

的。

我想肖像画系列的东西可以做得东西非常地多，刚才听殷老师说的这么一个观念，我觉

得你刚才做了一个辩解，我觉得艺术家的辩解，除了毕加索很多的辩解都是苍白的，你的辩

解也是比较苍白的。因为毕加索可以任何媒体采访，他可以牵别人鼻子走，那是他绝顶的聪

明，最近有个东西，我们国内要翻译，他的传记四大卷，两千页，毕加索可以说的东西远远

比我们想象得多，太聪明了，绝顶聪明，而且非常勤奋，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可能很难复

制它，但是我想一般的艺术家，与其说擅长于言词，语词其实是思想的牢笼，很多是词不达

意的，心理学里面说，你要表达自己永远是做不到的，如果你用语言的话，相反绘画是可以

的，因为绘画历史要比语言的历史要早，文字出现中国才五千年，但是演化可能是两万年，

三万年，所以绘画的表现形式可能应该是会超越语言的，你看的画可能说不出来，但是说不

出来的感觉并不是说画没有内容，是因为早多了。这个原始的画跟我们的画还不是一个概念，

它还没有美术这个概念，用画的形式来表达，我想如果思考深入一点的话，会觉得很多东西

语言是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去强调这个画本身的意义的构成，它的独特性我觉得应

该是很有意思的。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这种画册，包括展览做得很用心，都是双语，但你仔



细看，这个书是不合格的，校对的话是绝对不合格的，所有的油画的 painting 全部拼错，

而且书是不合格的。


